
逮 獾 记
我的家乡在晋南绛县柳泉村，村的西

边地势不平，人们叫它“西坡里”。

西坡里有一块地凹凸不平，原是一片

坟墓地，上世纪 60 年代政府号召平坟，坟

头的土没有摊平所致。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住着一窝獾，这窝

獾可真不少，不是一只两只，也不是三只五

只，而是一群，很可能是一个大家族。仅从

足迹上看，地上被它们踩得明明的，人们索

性就把这儿叫做獾窝地。

獾分狗獾和猪獾，狗獾的样子象狗，而

猪獾的样子很象猪，特别是头。人们经常见

到过，这里居住的是一窝猪獾。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獾却偏偏

从窝边开始吃。好多年了，獾窝地里的庄稼

基本上是颗粒无收，种啥都被它们吃得光

光的，尤其是玉米，从抽天花结穗开始就被

糟践，一直被祸害到成熟，并且从这块地祸

害到周边，所过之处一片狼藉，玉米杆横竖

倒一片，玉米穗被啃得光光的。

那年头，人的口粮还不能保证，它们这

样猖狂地与人类争食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麻雀偷吃粮食，当年被人们当做四害

之一灭过，打多少只麻雀，给记一个劳动日

的工分；老鼠与人类争食物，被人人喊打

过，每个人都分有任务，按上交的老鼠尾巴

数量评比排队，多了还有奖励。

这窝獾对人们，起码对我们生产队是
有害的，已经成了人们的心腹大患。一天，

生产队长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你们谁能

担当这个任务，把这窝獾给弄了？”

队长的眼光从我面前一扫而过，他可

能认为我不是掏麻雀、打喜鹊、逮兔子的把

式，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当眼光还没有扫到德德跟前时，德德

就自报奋勇了：“我去！”

队长笑了笑说：“行，我正好想让你去

哩！”

德德提出要两个人帮忙，就拉上了我

和另外一个小伙伴。

次日，我们仨先去看了看地形。只见坟

墓的营盘上有三个洞口，高处两个，较低处

一个，低处这个足迹清晰应该是门，好比一

门两窗似的，有进进出出的，有通风排气

的，倒是很讲究。洞口有二三十公分大小，

斜坡向下延伸进去。

如果填埋洞口，肯定不行，这帮家伙挖

洞能力非常强大。我们今天填埋，它们明天

就能挖开。如果用水灌，这么大片墓地底下

是空的，深度大都在两米以下，用的水可能

非常多。

我们都不是猎人，安套子、下夹子的办
岀法都不会。德德提议用烟往 熏，洞口堵个

篓子，简单又易行。他说：“逮住后吃獾肉，

象杀小猪一样，把毛一退，内脏一去，放上
滿调料和盐，炖熟了吃，咬一口 嘴流油，可

香啦！另外，獾油治疗烧伤特别有效。”

大家信心满怀，背了一篓子麦糠，找了

一个手摇喷粉机和一包六六粉，用铁铣把

洞口修整了一下，堵住了一个，留下两个。

在低处的那个洞口放上麦糠，再拌上六六

粉，点着了火，用手摇喷粉机往洞里强行鼓

风助燃，在另一个洞口堵个篓子，一个人专

门把守。

手摇喷粉机很给力，点着火以后，两个

人轮流摇着，烟被强迫压进洞穴里，只见浓

岀 岀烟从 口徐徐冒 ，烟味里夹杂着呛人的

六六粉味。

时间过了大约三四十分钟了，还不见
岀有獾 来。三个人都累了，耐心也快用完

了，开始怀疑里面有没有獾，怀疑这个法子

行不行。

就在这时，篓子堵的出口猛然冲出一

只大獾，强大的冲击力把堵在洞口的篓子

碰翻了，人也被撞了个仰面朝天。紧随其后
岀的是一只又一只的獾冲了 去，向远处四

散而逃。眼看着已经跑了十来只啦，大家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还是德德勇敢，立马冲上

前，扑倒在洞口，一把就摁住了一只獾。可

这只獾哪里甘心束手就擒，回过头来就咬

了一口，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德德就本

能地松开了手，殷红的鲜血直往下流，他赶

忙用右手按住了流血的伤口。

三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一窝獾全部跑

完，一只也没逮住，人还受了伤，吃獾肉、搞

獾油的美梦瞬间成了泡影。

乡下人不娇气，没有去医院，没有缝

针，也没有吃消炎药和抹碘伏，只是找了一

个胡芦，用其内膜皮一贴，又找了一块布条

把伤口包了一下，几天就好了。

队长没有亏待我们，给每个人记了一

天的工分。

随后几年，獾窝地再也没有遭受过
獾害。

音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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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起头，看到灯笼

般火红的柿子，不仅仅

想到了甘甜更知成熟

前的苦涩和腐败后的
辛酸。

———题记
又是一年暮秋时

节，阳光在惨白中多出
了些许亮度、秋风也伴
着哨音增加了力度，直

吹得那漫山遍野的绿
渐黄渐红……最是那
柿树的叶子在黄中泛
出娇艳的红来，如同少
女羞涩的脸庞。红得经
不起秋风的蹂躏纷纷
离开它呆了半年有余

的树枝，回归大地去找寻一个角落温暖自己
飘零的身心。

红灯笼般的柿子，仍然顽强地紧紧抓住
树枝不弃不离。你是在炫耀柿树一年的成
绩，还是等待赏识你的人来收获你呢？无论
如何，火红的柿子总是高傲地尊贵地挂在枝
丫上随风抖动。

每年的此时，驻足在荒野山沟，总有一
种久违的心情。首先不是急着找个已经软
甜了的柿子，品尝其甘甜以满足自己的味
蕾，而是久久地伫立在它的面前，有种倾诉
的冲动。

儿时就有的柿树，除了皲裂的树皮在昭
示着它的年龄外，岁月的年轮是看不到的。
倔强的柿树如同牌位上的祖先，我究竟要对
你说些什么呢？

春
春天的山野总是被一种微微的燥热笼

罩着，其中也夹杂着泥土和鲜草的气息。我
的老家是河南新安，在黄河小浪底库区的边
上，后迁至山西绛县，中间隔着山城垣曲。这
一道走来无论山坡上亦或埝头间，哪怕是石

堆中，一个共同点就是柿树遍布。柿树总像

一位长者让我肃然起敬，熟悉得如同亲人般

时常萦绕在内心深处。
万木争荣，柿树也不甘落后，远看光秃

的枝丫，走近了一个个芽苞儿饱满的有点夸
张。远观是带着一层绒毛的灰色，细看是欲

滴的翠绿。几天不留意，新叶带着初生的光

鲜胖墩墩地舒展开来，抓在手里有种摸到婴

儿般的柔顺。
春暖不几日，叶儿圆了，软软的肥肥的

叶片绿中带着尚未褪尽的鹅黄。这时采摘回
来，在妈妈手中经过简单的工序，是可以做

出好几样吃法的，如拌面菜、凉拌菜和热炒

等都是非常可口的。此时，父亲极其反对，总

是不厌其烦地念叨，对树不好，对挂果更不
利。记忆当中也是极少地吃过那么几次，成

为难忘的美味也是必然。
当叶子逐渐满树，伸张的枝干不再显得

突兀，柿树就以它异常丰满的姿态屹立在山
岗上。此时温度也渐高，我们一帮野孩子，打
猪草的空隙总是上树乘凉、摸树猴，嘻嘻哈
哈打闹之声满山坡。三二日光景稍不留神，
那仅开四瓣的金色柿花就扑头盖脸而来，肥
肥厚厚的，简单笨拙却煞是好看，空气中也
弥漫开新鲜柿子的清香。柿花也是可以吃
的，孩提时的我们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

记忆当中，不能吃的草、叶、花、果、根总是极
少的，除非它是毒药。要说这柿花，你若摘了
直接放进嘴里就吃，那真的是孤陋寡闻了，
最好捡拾刚落下的肥胖的柿花，采摘也可但
一般都不这样，因为会伤及小柿。收拾来一
堆，在地上挖坑，埋进柿花，蒙上柿叶，用土

盖严，等上三四天，柿花就捂甜了，扒开土尽
享美味。也有性子太急的，不等捂熟就扒开，
一尝苦涩只好重新盖好悻悻离去。

当枝繁叶茂的柿树形成一片浓荫时，
柿花也艳得非常，引来成群的蜜蜂嘤嘤嗡
嗡，时常让我幻想人参仙子的故事是不是
途经这片长着柿树的地里。一般这个时节，
脚下便落满谢了的柿花，多的时候会有一
层；若几天没去，在阴凉的墙角会有熟化了
的一堆，不用劳神看，软软的棕褐色的拾起
来就可以直接吃。树上，影影绰绰一个个幼
小的柿子，紧贴着大大的萼在茂密的叶间
若隐若现。

夏
夏天与柿树的厮守是不间断的，不信你

就看树下那片土地吧。有一小径直通树下，
然后在树的周围是明光光的寸草不生，一点

也不夸张……

无论打猪草，去地里干活，或单单就是

奔柿树而来，因为在炎热的夏季，它给了我
们一个凉爽的胸怀。此时的树叶已不再柔
软，而是阔而硬，身着浓浓的绿，有点绿得发
黑，火辣辣的阳光也躲着它走开。于是，柿树

就是我们的乐园，无论树离村子有多远，都

会传来我们的欢声笑语。

摸树猴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找来最适
合躺下的树枝，学孙悟空的样子，看能否在
树枝上睡一觉？摸摸身边碧绿的叶子，仿佛
自己真的飘飘欲仙了。当然，身边的半大柿

子更是我们的最爱，从柿花起我们就捂着
吃，半大的柿子更是不容放过，什么时候都

能捂着吃，甜甜的的确可以裹腹。那时，我们
总是吃不饱，有此妙物幸甚至哉。或埋在地
下，或将挂果最多的折下一枝，高高地挂在
最隐蔽的地方，三五日过来一一查看，有能
吃的就坐在树上享用，那糯糯的甜至今还让
人难以忘怀。

柿树的好不可否认，但柿树因好得来的
骂也是有的。比如，每年的夏季总有好几个

小伙伴从树上掉下来，痛苦的哭声总是伴随
着尖利的骂声而结束。更有甚者，不偏不倚
刚好把嘴挂烂了一角，大人骂完还是无可奈
何地带孩子去保健站该缝缝该补补。疼的时
候，大人通常来一句“活该”了之，好像还带
出痛快的模样。

无论哭笑吵闹，夏天的柿树林终归是热
闹欢快的，让人总感觉它的短暂。当我们沉
浸在大柿子的喜悦中时，山坡上就回荡着大
人的呵斥声，慑于压力，此时的柿树林会有

一个短暂的宁静……

秋
秋天，生来就是为柿子而设的。
当末伏之秋尚带着酷暑余威逼向人间

时，一个个翠绿的柿子挤挤挨挨压弯了枝
头，柿树的枝丫也谦虚地匍匐在人们面前。

不用上树，时不时给你奉上自然红熟的柿
子，随手摘来吸入口中，甘甜若饴浸遍全身，
让人神清气爽。

不觉白露到了，大人们都忙着种地施
肥，尽管柿树硕果累累也无暇顾及。

我们都有一种收获的快感，借用影视剧

完成“杀青”的时髦用语是再恰当不过了。这

时能多摘尽量多摘，捡个头大的顶尖微红的
最好。多弄些带回家清水泡了，泥巴封缸，等
待一个长冬，来年春季打开，甜香微酸的泡
柿就呈现在眼前。最激动人心的是虽然漫山
遍野都是柿树，我们大多是在“偷”中进行
的。往往是起早或者贪黑，大有敌后武工队

的意思。同伴相见心领神会是不必打招呼
的，若等不及来年的酸柿，就用热水泡了吃，
三五天后就甜，但是每天晚上和早起的烧水
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我们肩上了。如此吃法

可以延续很长时间，脆甜可口自不必说了。

七月核桃八月李，九月的柿子红了皮。

九月将尽，跃出枝叶的柿子已是大红灯笼高
高挂了。一般村里收柿子是不等熟透的，那
样红软的太多。麦子种完，有一段闲暇就组
织采摘柿子。此时，小村是沸腾的，喧嚣的。

大人们仿佛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如同孩子般

来到了山坡上，嘻嘻哈哈上到了树尖，好像

在显摆我们的本领远不如他们。让人难忘
的是成年人打情骂俏逗来逗去，年轻人大有
借此机会谈恋爱的嫌疑，因为在枝丫间的一
男一女，你看那红扑扑的脸，红得像身旁的

柿子。

分到各家的柿子，好的就通过一系列工
序蜕变成布满一身霜雪的圆饼，春节能吃到
柿饼赛过吃人参；破的就收回盛缸自然发酵
做成柿子醋，以备来年之用。

在老家我们也有一棵特大的柿树占地
方圆一亩，一年的收获是可以养活不少人
的，掉在地上的软柿无法拾起，老奶奶觉

得可惜，就用麦麸或米糠将其和了黏起来
晒干，等冬季磨面蒸熟了甜甜的仍可以充

饥。父亲曾多次告诉我，柿树在饥荒年是
救命树。

过去都知道山里人特厚道，有外人进村
盛情款待，但吃柿子是不能吐核的，若是你
违反了这个潜规则也就啥都没的吃了。

夏天我曾讴歌碧绿的荷叶占尽了风骚，
而今当属柿子独领风骚一整秋了。无论在山
间、岭上、埝头亦或墙角，它们不加选择、不
挑肥拣瘦，不论是什么样的土壤，都会将根
深深地扎进去顽强地生长，一样的枝繁叶

茂、一样的硕果累累。
在很多地方，一提到红叶就想起漫山的

枫叶，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家
乡的柿叶红胜火。家乡柿树满山坡，圆润厚
重的红，妍妍欲滴的红，顽强不屈的红，久久
不愿离枝的红，总是缠绕在我的心间……

虽然柿树的叶子从绿到黄再到红霞漫
山坡，但毕竟拗不过季节的轮回。随着阵阵
秋风掠过，它也不得不从浓密到渐稀再到零

掛落几片颤巍巍地 在枝丫之间。
不过，你看树顶仍会有几枝或几颗红红

的柿子牢牢地粘在枝丫上不愿离去。我们农

村人称其为看门柿子，就让它们留给过冬的
鸟雀吧。这些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无不在向世
间昭示着它的威武和顽强不屈……

冬
从豫西山地到黄河两岸再跨越中条到

黄土高坡别无二致的是冬的肃杀、冬的寒冷

和冬的银装素裹。无论你走到哪里，稍一回

头、稍一留神，在万物睡眠世界蒙蔽的时候，
高岗上突兀着黑色枝干的柿树仍然在寒风
中顽强地站立，它们没有恐惧，反而恰恰是
对着肆虐的狂风在怒号。

我看见那皲裂的树皮，想到了父亲的手

臂和爷爷的脸庞。如今，满山坡的柿树也很

少有人采摘。村子里的人大都搬到繁华的街
区，空留柿树无人问津。有好事者驱车前往，
多因迷失了路径或杂草丛生不得近前，望洋
兴叹无获而归。

这在过去绝非如此，硬柿可甜化鲜食发

往南方，柿饼加工曾经成为致富一方的产
业。本地柿子不够用，都开车到临近的垣曲
山里去收购。如今，自己山坡上的柿子却是
倍受冷落。柿树也如同散落在颓废山村里的
老人一样孤独，顽童的欢声笑语也被山风所
替代，陪伴它们的只有荒草和虫鸣。

我魂牵梦绕的柿树啊，这个冬天你不会

孤寂，因为你高挂在身的红灯笼会引来众多
的鸟雀前来光顾。

有一种情，只是定格在远观中，很冷、很
痛；有一种爱，只是那路上的荆棘丛生，难以

跋涉到近前；有一种念想，天各一方……

我何时能够再次扑进你的胸怀？不会太

远，只祈求你的健在。
原载《河东文学》2017 年第 1期

音
李

鹏

·

散
文·


